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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一
代
殭
屍
電
影
改
變
了

殭
屍
一
族
，
把
它
們
的
寒
氣

驅
逐
，
把
慘
白
的
肉
身
變
成

血
氣
方
剛
且
能
生
殖
的
身

體
，
同
時
把
殭
屍
的
行
屍
走

肉
電
影
類
型
改
變
成
爭
女
片
。
難

怪
連
美
國
的
觀
眾
，
都
邊
看
邊
哄

堂
大
笑
，
將
之
列
為
另
類
浪
漫
電

影
，
要
聯
群
結
隊
入
場
觀
看
。

在
前
集
看
貝
娜
這
個
角
色
，
愈

看
愈
不
以
為
然
。
電
影
情
節
不
過

是
環
繞

她
的
三
心
兩
意

，
不
成

熟
、
自
戀
兼
猶
豫
的
態
度
使
他
人

陷
於
險
境
，
這
樣
的
女
子
到
現
在

我
也
視
為
是
要
不
得
的
，
但
觀
眾

都
代
入
了
她
的
角
色
。
因
而
所
謂

﹁
吸
血
新
世
紀
﹂
其
實
是
青
少
年

三
角
戀
，
其
所
呈
現
的
吸
血
一
族

非
常
布
爾
喬
亞
，
生
活
令
人
嚮

往
。

新
世
代
吸
血
鬼
住
豪
宅
，
生
活
無
憂
；

名
車
返
名
校
，
且
飛
出
飛
入
，
自
由
戀
愛
，

永
遠
青
春
，
煩
惱
不
過
來
自
遠
方
的
威
脅
。

他
們
的
日
子
滿
有
保
障
，
災
難
來
了
亦
逢
凶

化
吉
，
在
編
劇
筆
下
不
留
一
滴
血
汗
。
來
到

四
集
大
混
戰
了
，
本
應
把
我
們
向
來
對
殭
屍

的
恐
懼
和
毀
滅
性
帶
上
高
潮
的
，
如
此
強
烈

違
反
殭
屍
天
庭
，
生
出
半
人
半
殭
屍
的
事

件
，
不
但
沒
被
誅
族
，
且
把
災
難
變
成
想

像
，
最
後
是
大
團
圓
結
局
，
只
欠
一
首
﹁
齊

歡
唱
﹂。
故
事
中
狼
人
為
愛
德
華
跟
貝
娜
所
生

的
女
兒
雲
妮
絲
美
加
了
印
記
，
掀
起
了
續
集

四
角
戀
的
序
幕
。

四
集
結
尾
時
愛
德
華
跟
變
了
殭
屍
的
貝
娜

在
草
地
上
愛
戀
纏
綿
，
印
證
了
︽
吸
血
新
世

紀
︾
其
實
是
軟
性
情
色
電
影
，
跟M

ills
&

B
oom

s

出
版
，
給
發
育
時
期
的
青
少
年
閱
讀

的
愛
情
小
說
沒
啥
分
別
。
古
氏
殭
屍
家
族
超

然
在
世
地
活

，
又
無
需
付
出
生
活
的
代

價
，
難
怪
片
集
叫
人
神
往
。

百
家
廊

陶
　
然

吸血新世代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書
店
不
光
光
是
賣
書
的
地
方
，
倒
是
愛
書
人
慕
名

朝
聖
的
殿
堂
。
話
說
五
年
前
，
英
國
︽
衛
報
︾
記
者

杜
森
︵Sean

D
odson

︶
寫
了
一
篇
文
章
，
題
為
︽
頂

級
書
架
︾︵T

op
Shelves

︶，
推
介
他
心
目
中
全
球
最

好
的
十
家
書
店
，
其
後
經
世
界
各
地
愛
書
人
廣
泛
轉

譯
及
轉
貼
，
由
是
成
為
一
幅
無
比
燦
爛
的
網
上
風
景
。

每
一
位
愛
書
人
也
許
都
有
自
己
心
儀
的
書
店
，
杜
森
所

推
介
的
﹁
十
佳
﹂
各
有
特
色
，
大
都
富
於
歷
史
意
義—

—

尤
其
是
在
電
子
書
日
趨
盛
行
、
紙
本
書
漸
成
﹁
夕
陽
行
業
﹂

之
際
，
這
十
家
書
的
殿
堂
無
疑
真
是
教
人
倍
感
唏
噓
。

第
一
位
是
荷
蘭
馬
斯
特
里
赫
特
市
的
﹁
教
堂
書
店
﹂，
它

的
前
身
是
多
米
尼
加
教
堂
，
曾
供
市
民
存
放
單
車
。
荷
蘭

建
築
師
吉
羅
德
︵M
erkx

G
irod

︶
將
這
座
廢
棄
的
教
堂
改

造
成
﹁
書
籍
神
殿
﹂，
二
○
○
七
年
聖
誕
節
前
開
幕
，
這
書

店
既
保
留
原
有
建
築
風
貌
，
也
添
加
了
現
代
元
素
，
在
教

堂
穹
頂
下
走
過
，
恍
若
置
身
﹁
書
籍
伊
甸
園
﹂。

第
二
位
是
布
宜
諾
斯
艾
利
斯
的
雅
典
人
書
店
︵E

l
A
teneo

︶，
由
一
家
老
劇
院
改
造
。
劇
院
原
有
的
包
廂
、
幕

幔
和
裝
飾
大
都
保
存
完
好
，
戲
台
則
變
身
成
咖
啡
室
，
供

讀
者
歇
腳
、
吃
點
心
和
讀
書
。
也
許
，
每
一
個
朝
聖
者
都

可
以
想
像
自
己
就
是
迷
失
於
書
籍
迷
宮
的
詩
人
博
爾
赫
斯
︵Jorge

L
uis
B
orges

︶。

第
三
位
是
葡
萄
牙
波
圖
的
萊
羅
書
店
︵L

ivraria
L
ello

︶，
一
八
八
一

年
開
業
至
今
。
這
書
店
的
焦
點
是
中
央
的
一
條
優
美
的
木
樓
梯
，
它

可
通
到
樓
頂
，
抬
頭
就
是
玻
璃
樓
頂
，
可
三
百
六
十
度
仰
望
天
空
，

而
樓
梯
四
周
書
架
上
擺
滿
各
種
好
書—

—

當
然
可
以
找
到
佩
阿
索

︵Fernando
Pessoa

︶
不
同
版
本
的
著
作
。

第
四
位
是
洛
杉
磯
的
﹁
秘
密
總
部
﹂︵Secret

H
eadquarters

︶，
專

賣
卡
通
書
籍
。
被
公
認
為
全
球
最
整
潔
、
最
友
善
的
書
店
，
加
拿
大

科
幻
作
家
杜
克
托
羅
︵C

ory
D
octorow

︶
認
為
它
是
﹁
舉
世
無
雙
﹂。

第
五
位
是
蘇
格
蘭
格
拉
斯
哥
的
邊
界
書
店
︵B

orders

︶，
前
身
是
皇
家

銀
行
，
一
八
二
七
年
由
建
築
師
艾
利
略
特
︵A

rchibald
E
lliot

︶
設

計
，
如
今
，
書
香
已
淨
化
了
﹁
銅
臭
﹂。

第
六
位
是
英
國
劍
橋
山
峰
國
家
公
園
的
斯
卡
廷
書
店
︵S

carthin
B
ooks

︶，
樸
實
無
華
，
開
業
於
二
十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中
，
有
好
幾
個
堆

滿
新
書
和
舊
書
的
房
間
，
還
有
一
間
小
咖
啡
館
和
一
個
展
覽
廳
。
第

七
位
是
比
利
時
布
魯
塞
爾
的
波
薩
達
書
店
︵Posada

B
ooks

︶，
位
於
聖

瑪
格
達
倫
教
堂
附
近
的
老
房
子
，
有
大
量
藝
術
書
籍
，
有
時
舉
辦
小

型
藝
術
展
覽
。

第
八
位
是
墨
西
哥
城
的
潘
多
拉
書
店
︵E

l
Péndulo

︶，
乃
開
放
式
建

築
，
綠
樹
成
蔭
，
最
適
合
午
後
遠
離
塵
囂
，
故
被
譽
為
﹁
書
蟲
﹂
的

避
暑
勝
地
。
第
九
位
是
京
都
的
惠
文
社
書
店
，
燈
光
迷
人
，
氣
氛
優

雅
，
書
架
間
有
﹁
小
型
畫
展
﹂
。
第
十
位
是
倫
敦
的
哈
查
茲
書
店

︵H
atchards

︶，
誕
生
於
一
七
九
七
年
，
乃
英
女
王
的
書
籍
供
應
商
，

也
是
拜
倫
︵B

yron

︶
和
王
爾
德
︵O

scar
W
ilde

︶
最
愛
的
書
店
。

書的殿堂
葉　輝

琴台
客聚

日
本
野
田
內
閣
因
內
外
交
困
而
下

台
。
野
田
所
屬
的
民
主
黨
另
選
黨

魁
，
海
江
田
萬
里
當
選
。
他
和
父
親

都
是
﹁
中
國
通
﹂。
據
稱
他
的
名
字
萬

里
，
便
是
取
﹁
萬
里
長
城
﹂
之
意
。

此
人
中
文
流
利
，
還
能
寫
作
中
國
古
詩

詞
，
自
稱
是
﹁
知
華
派
﹂，
﹁
從
出
生
那
天

起
便
與
中
國
有
緣
﹂。

但
看
他
在
當
選
以
後
展
示
自
作
的
一
首

﹁
漢
詩
﹂，
卻
不
知
道
他
是
好
戰
還
是
止
戰
。

詩
曰
：
﹁
臘
月
扶
桑
戰
鼓
鳴
，
寒
天
寡

助
計
無
成
；
將
軍
功
盡
萬
兵
斃
，
粉
骨
碎

身
全
此
生
。
﹂

臘
月
就
是
陰
曆
十
二
月
，
也
就
是
今
年

的
一
月
，
難
道
他
是
預
見
今
年
中
日
關
係

更
加
緊
張
，
扶
桑
四
島
戰
鼓
長
鳴
，
也
許

隨
時
擦
槍
走
火
，
局
部
戰
爭
不
可
避
免
？

﹁
寒
天
寡
助
計
無
成
﹂，
可
以
說
是
天
寒

地
凍
，
日
本
的
侵
略
、
好
戰
、
復
活
軍
國

主
義
，
自
然
不
是
得
道
多
助
，
而
是
違
反

中
日
人
民
的
和
平
意
志
，
這
便
是
﹁
寡
助
﹂
了
。
因

此
，
日
本
的
戰
爭
陰
謀
，
圖
謀
侵
佔
中
國
的
釣
魚
島
，

這
個
陰
謀
是
成
功
無
望
的
了
。

﹁
將
軍
功
盡
萬
兵
斃
﹂
這
句
詩
，
是
借
用
中
國
古
詩

﹁
一
將
功
成
萬
骨
枯
﹂。
好
戰
分
子
發
動
戰
爭
，
為
利
益

集
團
謀
取
利
益
，
便
需
要
萬
千
兵
馬
為
他
們
送
死
，
這

便
是
﹁
萬
兵
斃
﹂
了
。

至
於
﹁
粉
骨
碎
身
全
此
生
﹂，
此
句
則
不
知
是
褒
是

貶
。
為
軍
國
主
義
者
﹁
粉
身
碎
骨
﹂，
是
愚
忠
，
是
死

得
毫
無
價
值
，
為
什
麼
又
能
﹁
全
﹂
呢
？
為
保
家
衛

國
，
為
正
義
而
戰
死
，
才
是
﹁
全
此
生
﹂。

綜
觀
全
詩
，
充
滿
矛
盾
。
詩
的
意
思
，
是
對
戰
爭
的

感
慨
，
但
據
說
他
說
的
是
要
表
明
重
振
民
主
黨
的
決

心
。
是
因
為
民
主
黨
失
去
了
執
政
地
位
，
他
當
上
黨

魁
，
願
為
政
黨
捲
土
重
來
，
粉
身
碎
骨
，
鞠
躬
盡
瘁
。

中
國
的
古
典
詩
詞
，
含
意
深
邃
，
海
江
田
萬
里
的
所

謂
精
通
漢
學
，
可
見
只
得
皮
毛
而
已
。
況
且
此
詩
，
平

仄
也
不
對
頭
。
但
對
一
個
外
國
人
，
寫
中
國
古
詩
詞
頗

為
難
得
，
也
就
不
願
苛
責
。
不
過
寫
寓
意
的
政
治
詩
，

便
要
小
心
一
點
了
。

日本政客詠時詩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最
近
，
大
量
資
金
湧
入

香
港
，
因
為
香
港
有
人
民

幣
投
資
工
具
，
可
買
入
內

地
的
A
股
基
金
。
美
國
人

總
有
美
國
人
對
金
融
形
勢

洞
悉
先
機
的
優
勢
。
因
為
美
國

人
控
制

世
界
上
的
鈔
票
發
行

總
量
和
資
金
流
動
方
向
，
有
最

齊
全
的
金
融
統
計
數
字
，
也
掌

握

世
界
各
國
的
情
報
。

未
來
二
十
年
的
世
界
將
會
發

生
怎
樣
的
變
化
？
金
融
和
經
濟

危
機
的
頻
密
程
度
怎
麼
樣
？
通

貨
膨
脹
會
怎
麼
樣
？
國
家
的
實

力
對
比
會
怎
麼
樣
？
各
國
的
匯

率
和
利
率
會
怎
麼
樣
？
各
國
的

政
治
制
度
變
化
會
怎
麼
樣
？
如

果
你
擁
有
這
個
水
晶
球
，
你
就

會
在
投
資
方
面
穩
操
勝
券
。

世
界
上
當
然
沒
有
這
樣
一
個

水
晶
球
。
各
種
情
勢
和
元
素
在

互
動
，
不
斷
產
生
新
的
變
化
，

將
來
還
要
作
出
許
多
修
正
。
然

而
，
若
果
掌
握
了
大
概
輪
廓
，

你
就
會
在
投
資
方
面
走
在
前

面
。第

一
、
你
不
要
持
有
美
國
的

國
債
。
更
不
要
支
持
日
本
和
歐

洲
的
國
債
。
他
們
都
在
大
量
印

刷
鈔
票
，
大
量
發
行
國
債
，
其
中
一
部
分

用
自
己
印
刷
的
鈔
票
購
入
，
製
造
一
個
有

人
售
賣
的
假
現
象
。
一
旦
這
個
騙
局
被
拆

穿
，
國
債
的
崩
潰
就
不
可
收
拾
。
最
先
崩

潰
的
會
是
日
本
的
國
債
。

第
二
、
你
盡
量
不
要
持
有
美
元
作
為
儲

蓄
或
者
儲
備
。
美
國
政
府
面
對

每
年
一

萬
四
千
億
美
元
的
巨
大
財
政
赤
字
，
只
能

採
取
低
利
率
政
策
，
並
且
大
量
印
刷
鈔

票
，
這
是
一
個
賴
債
賴
息
的
連
環
騙
局
。

有
人
說
，
美
國
的
零
利
率
政
策
，
可
能
會

超
越
二
○
一
五
年
。
利
率
越
低
，
擔
負

巨
大
債
務
的
美
國
政
府
，
利
息
開
支
越

少
。
如
果
說
，
利
率
是
七
至
八
厘
，
美
國

政
府
立
即
破
產
。
美
國
人
怎
會
做
出
令
到

自
己
破
產
的
事
情
？

第
三
、
哪
一
個
國
家
的
經
濟
增
長
率
最

高
？
哪
一
個
國
家
的
外
貿
出
口
增
長
率
最

高
？
那
麼
你
就
買
入
這
種
貨
幣
的
資
產
。

人
民
幣
在
未
來
的
日
資
升
值
的
機
會
非
常

高
，
亞
洲
國
家
的
貨
幣
︵
除
了
日
本
︶
也

是
如
此
。

第
四
、
世
界
人
口
愈
來
愈
多
，
但
淡

水
、
糧
食
、
能
源
嚴
重
不
足
，
加
上
歐
美

大
印
銀
紙
，
流
動
性
過
剩
，
通
貨
膨
脹
和

經
濟
停
滯
同
時
發
生
。
貧
富
懸
殊
問
題
困

擾

許
多
國
家
，
經
濟
危
機
周
期
越
來
越

頻
密
。
深
層
次
的
問
題
需
要
通
過
改
革
解

決
，
哪
一
個
國
家
改
革
的
速
度
越
快
，
國

力
上
升
的
就
會
速
度
越
快
。
思
想
上
僵
化

的
國
家
和
民
族
，
會
急
劇
衰
落
。
特
別
是

自
己
認
為
自
己
的
社
會
制
度
盡
善
盡
美
，

還
要
求
別
的
國
家
仿
效
的
國
家
，
其
改
革

會
停
滯
不
前
，
高
福
利
帶
來
的
債
務
問
題

將
沒
有
辦
法
解
決
，
競
爭
力
日
益
衰
弱
，

只
能
靠
提
高
稅
收
解
決
問
題
。
這
樣
進
一

步
使
經
濟
更
加
缺
乏
活
力
，
形
成
惡
性
循

環
。
美
國
和
歐
洲
的
大
加
稅
的
浪
潮
，
是

為
了
填
平
高
福
利
所
造
成
的
財
政
窟
窿
，

他
們
以
為
高
福
利
和
西
方
民
主
制
度
是
盡

善
盡
美
的
，
永
遠
不
想
改
革
，
其
國
力
的

衰
退
是
必
然
的
。
所
以
，
資
金
流
向
亞

洲
。
亞
洲
地
區
的
大
城
市
的
房
地
產
將
會

上
升
。

第
五
、
上
一
個
世
紀
，
亞
洲
地
區
的
留

學
生
畢
業
後
就
留
在
歐
洲
、
美
洲
。
這
個

世
紀
，
這
些
人
才
紛
紛
返
回
亞
洲
，
連
歐

美
的
科
技
人
才
也
向
亞
洲
流
動
。
亞
洲
的

發
展
後
勁
，
遠
比
歐
美
地
區
優
勝
。

如
果
你
相
信
上
述
的
大
趨
勢
成
立
，
你

就
能
在
投
資
方
面
趨
吉
避
凶
。

資金投放何處最快增值？
范　舉

古今
談

嚴
寒
的
周
末
，
我
看
了
我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的
首
齣
舞
台
劇
。

我
家
在
郊
區
，
氣
溫
特
別
低
。
那

晚
我
在
傍
晚
六
時
多
準
備
出
發
，
家

人
說
：
﹁
還
是
不
要
去
吧
。
外
邊
這

麼
冷
，
路
途
又
遙
遠
。
即
使
不
計
那
數
十

元
車
費
，
平
白
為
了
看
一
齣
劇
而
到
市
區

很
費
時
失
事
，
況
且
你
還
空

肚
子
去

呢
！
﹂
我
說
我
是
香
港
舞
台
劇
獎
的
評

審
，
盡
量
抽
時
間
看
演
出
是
我
的
責
任
。

我
懷

風
蕭
蕭
兮
易
水
寒
之
慨
︵
外
邊
真

的
很
寒
︶
踏
出
溫
暖
的
家
門
，
花
了
個
多

小
時
到
達
劇
院
。

可
惜
那
齣
舞
台
劇
沒
有
好
好
地
報
答
我

給
它
的
支
持
，
無
論
是
編
、
導
、
演
和
翻

譯
均
是
眼
高
手
低
、
水
準
奇
劣
之
作
。
最

不
幸
的
，
是
此
劇
沒
有
中
場
休
息
，
我
沒

法
在
半
場
後
離
開
︵
其
實
我
看
了
十
五
分

鐘
後
已
萌
去
意
︶，
故
只
好
忍
受
那
漫
長
的

兩
小
時
。

既
然
台
上
表
演
令
人
慘
不
忍
睹
，
我
索

性
阿
Q
地
轉
看
台
下
風
景
：
我
右
邊
的
長

者
全
場
沒
有
睡

的
時
間
大
概
只
有
十
分

鐘
，
他
身
旁
的
數
位
女
長
者
朋
友
則
大
聲

地
交
談
了
數
次
；
我
左
邊
的
戲
劇
人
睡
至

打
鼻
鼾
，
他
旁
邊
的
一
位
劇
評
人
也
睡
了
好
一
會
。

我
往
後
排
望
，
一
班
長
者
都
睡
個
不
亦
樂
乎
。
我
看

得
出
這
些
都
不
是
慣
常
的
劇
場
觀
眾
，
而
是
來
捧
某

位
演
員
場
的
親
朋
戚
友
。

未
幾
，
其
中
一
位
女
性
長
者
觀
眾
開
始
吃
零
食
，

並
且
不
斷
從
手
袋
內
的
膠
袋
中
拿
出
來
分
發
給
她
的

親
友
及
餵
了
我
身
旁
的
長
者
一
口
。
零
食
味
道
怪

異
，
十
分
刺
鼻
。
她
的
膠
袋
發
出
的
噪
音
不
絕
，
整

個
觀
眾
席
清
晰
可
聞
。
可
憐
的
我
，
視
覺
觀
感
已
經

被
台
上
演
員
盡
情
虐
待
，
台
下
觀
眾
又
來
肆
虐
我
的

嗅
覺
和
味
覺
，
繼
續
挑
戰
我
的
底
線
。
終
於
，
那
場

戲
完
了
，
台
上
燈
滅
進
行
換
景
。
沒
想
到
台
下
突
然

有
觀
眾
向
那
名
女
長
者
大
聲
地
﹁
殊
﹂
了
一
聲
，
跟

一
把
男
聲
從
觀
眾
席
咆
哮
起
來
：
﹁
你
知
不
知
道

你
的
膠
袋
聲
有
多
吵
耳
！
﹂
嘩
！
大
快
人
心
。
可
惜

劇
院
漆
黑
一
片
，
我
沒
法
看
到
聲
音
的
主
人
。
女
長

者
被
責
，
立
時
停
手
。
我
滿
以
為
她
會
就
此
收
手
，

誰
知⋯

⋯

︵
下
期
繼
續
︶

台上台下一團糟（一）
小　蝶

演藝
蝶影

萬
眾
期
待
，
超
級
巨
製L

e
s

M
iserables

︽
孤
星
淚
︾
看
過
，
影
評

普
遍
給
其
打
滿
分
，
四
星
。
可
能
來

頭
太
大
，
包
括
導
演
演
員
陣
容
強

勁
，
期
望
相
應
提
高
，
坐
到
觀
眾
席

時
，
反
覺
小
小
失
望
。

不
過
我
對
這
抹
失
望
只
是
小
小
，
皆
因

製
作
精
彩
，
演
、
導
俱
佳
，
原
本
是
舞
台

歌
唱
劇
轉
移
到
電
影
，
若
照
單
全
搬
，
在

電
影
院
觀
看
會
渾
身
不
自
然
。
就
似
傳
統

粵
劇
，
幾
乎
整
套
戲
文
以
歌
曲
說
話
，
不

習
慣
者
覺
其
誇
張
難
以
代
入
。

︽
孤
星
淚
︾
大
部
分
便
犯
了
這
項
由
頭

唱
到
尾
，
缺
乏
語
言
感
染
力
的
窩
心
感

動
。
畢
竟
主
要
演
員
並
非
唱
家
班
，
除
了

男
主
角
曉
治
．
積
曼
，
要
他
們
唱
一
兩
首

歌
猶
可
以
，
唱
出
整
套
戲
文
並
不
容
易
，

難
堪
是
出
身
自
歌
唱
背
景
的
積
曼
唱
舊
歌

演
戲
卻
感
覺
造
作
流
失
自
然
。
可
能
是
選

角
上
的
錯
配
，
兩
名
主
角
：
積
曼
飾
逃
犯

尚
，
羅
素
高
爾
演
與
逃
犯
生
死
對
頭
的
警

官
。
兩
名
澳
洲
同
鄉
角
色
如
若
對
調
，
效

果
可
能
有
意
想
不
到
更
引
人
入
勝
的
化
學
作
用
。

激
瘦
了
的
積
曼
演
逃
犯
早
期
衣
食
不
足
的
苦
寒
相

絕
佳
，
繼
續
瘦
得
五
官
突
顯
反
而
傳
達
一
份
如
獵
鷹

般
的
凌
厲
，
這
副
面
相
應
該
用
來
演
鷹
派
，
誓
死
捉

拿
逃
犯
的
警
官
。
反
過
來
看
，
羅
素
高
爾
再
兇
悍
那

氣
質
仍
屬
柔
情
，
讓
他
來
演
歷
盡
滄
桑
的
怨
犯
，
本

來
良
心
泯
盡
，
只
因
神
父
賜
予
大
愛
引
發
慈
悲
精

神
，
收
養
孤
女
化
身
慈
父
，
其
面
相
氣
質
演
尚
，
綽

綽
有
餘
。
高
爾
的
歌
唱
得
不
單
止
好
，
更
唱
出
感

情
。
積
曼
字
正
腔
圓
，
巨
肺
充
沛
反
而
跡
近
太
舞
台

演
繹
的
誇
張
，
失
卻
電
影
要
求
近
鏡
效
果
的
面
對
面

低
徊
。

飾
演
妓
女
芳
婷
的
荷
里
活
偶
像
及
實
力
兩
派
共

存
，
明
日
巨
星
安
妮
夏
菲
維
具
年
輕
茱
莉
亞
羅
拔
絲

氣
質
及
吸
引
力
，
演
技
可
能
比
羅
拔
絲
勝
出
好
幾
個

馬
鼻
，
戲
份
不
算
多
，
但
感
染
力
極
強
，
生
活
逼
人

無
奈
踏
上
出
賣
皮
肉
生
涯
，
淚
流
披
面
演
唱
經
典
名

曲
︽I

D
ream

ed
A
D
ream

︾，
感
動
指
數
百
分
百
。

走
到
生
命
盡
頭
時
，
她
仍
然
掙
扎

維
護
兒
女
的
演

繹
十
分
精
彩
，
她
是
本
戲
最
有
希
望
獲
得
金
像
獎
的

一
員
，
縱
使
是
最
佳
女
配
角
。

選角對與錯
鄧達智

此山
中

一個讓人充滿遐想的詞語，但是從字眼本身出
發，其實那只是泛指與人相約的地點，不帶任何
浪漫的意味。試問有誰成人以後沒有跟人約地方
見面？
但是活了那麼多年，約會了多少次，我實在不

記得了第一次約會在何時何地和誰。年輕時生活
在萬隆，熱帶地方，那時生活簡單，也沒有甚麼
夜生活，晚上最多就是跟哥哥姐姐坐馬車去電影
院看十三歲以下可觀的電影，當時印尼電影分三
級制：小童可觀；十三歲以上可觀；十七歲以上
可觀。當然，成人可觀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涉
及色情、暴力的電影，只是當局電檢局認定不合
時宜的電影。那時生活簡單，沒有甚麼更多的慾
望，只會上學放學，途中喝一杯街邊的熱帶冷
飲，或吃一碟牛肉丸麵，已經是口腹的大享受
了。玩的也是膠泥做成的小汽車，或者是畫片甚
至廢棄的香煙盒子。無聊時，便坐在家門前，和
弟弟打賭，看誰猜的三輪車牌子駛經的次數最
多。唯獨沒有去溫習功課，約會嗎？也只有上中
學後，相約三五個同學，騎 自行車，圍 學校
方圓亂躥。
真正的約會，實在記不清了，大概是從印尼回

國之後的事了。那時在北京做寄宿生，開始學會
獨立生活，不免約朋友見一下面，吹吹水。印象
最深的，是那年冬天，同班跟我交情頗好的女同
學響應號召，高考前奔赴新疆烏魯木齊，去上新
疆大學維語班，臨行前約我聊天。我剛沖完熱水
澡，便相約在雪後圍 學校轉圈。但其實並沒有
許多話講，我們穿 黑色棉鞋，聽腳步踩在雪地
上的吱吱聲，一路無言。後來她問了一句：你是
不是覺得我很想上大學？我搖搖頭，苦笑。那

時，我們只是好朋友而已，並沒有其他成分。但
她突然離去，心裡不免難過。她離開北京那天，
我們一群人到北京站送行，她坐在火車靠窗位置
上，車廂裡廣播響起《中華兒女志在四方》的歌
聲，「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
方去！⋯⋯」節奏激昂高揚，她伸出手來，逐一
和我們握手，我似乎是最後一個，剛握上，那火
車頭便尖利地發出一聲吼，哨聲中，往後一挫，
才緩緩往前開動。在鬆手那一刻，我聽見她說了
一句，寫信！但是，除了剛抵達時給我們幾個寫
一封報平安的公開信之外，便全無音訊了。後來
聽說她在文革期間到過北京，但始終沒有機會再
見；讓我深感諾言是那麼輕飄飄，說過就隨風飄
走，根本無可捉摸。
當然還記得那年九月從哈密到烏魯木齊，人地

生疏，事先電報約好Z接站，到達時在白天，心也
安定許多。但下車不見人，正自 急，她氣喘吁
吁跑了過來，原來那時正值文革，交通混亂，根
本不準點，而且基於安全，一入黑公共汽車便停
駛。那時也沒有的士那一說，乘客唯有聽天由
命，我獨身在外，萬一有甚麼閃失，人海茫茫，
我該向誰求助？
當然印象最深的還是到了香港，記得那時火車

總站還在尖沙咀，如今原址僅剩鐘樓孤零零地立
在那裡，好在後來又建了許多建築物如文化中心
等相伴，不減熱鬧。記得那時初到貴境，心情忐
忑，終於下車了，火車站外人山人海，都是接車
的人。我迷茫向前，忽然人群中有人叫我，一望
過去，不禁大喜：原來是先我移居香港的姐姐妹
妹來接我。當時通訊器材哪裡有現在發達？僅靠
電報單向傳遞訊息，也不清楚對方到底收到沒

有？
那時，最時興的約會地點，是尖沙咀碼頭的

「五支旗杆」，大約是靠近碼頭，人來人往，即使
對方在港島，只需搭船就過來了，很方便。「五
支旗杆」在香港面積最大的購物中心海港城的旁
邊，昔日，五支旗杆所懸掛的旗幟，由高到矮，
分別是：英國國旗、香港旗、九龍倉、海港城、
天星小輪。九七回歸後，五支旗換成九龍倉、海
港城、九倉電訊、香港有線電視、天星小輪。近
年再換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香港特別行政
區區旗、九龍倉、海港城、天星小輪。我剛來港
時，第一個約會的朋友是L，他考上北京第二外國
語學院，但比我還早來香港。他在尖沙咀一帶居
住留連，讓我以新奇的眼光觀察，記得傍晚時分
他帶我走街穿巷，有一個站在大廈角落穿 一身
牛仔衣褲的年輕人，見我們路過，壓低嗓音，
說，有 睇！有 睇！四十蚊一位！我大奇，他
拉我直走，到僻靜處，左右無人，才告訴我，他
在拉客！看色情表演！那時的四十塊，當然不是
今天的四十塊幣值可比，儘管好奇，但囊中羞
澀，我們也就頭也不回地匆匆走了。那時約人，
大多都是「五支旗杆見！」當時雖然有了過海隧
道巴士，但不經尖沙咀碼頭，渡海的「嘩啦嘩啦」
已經式微，又還沒有地鐵，從港島到「五支旗
杆」，最便捷的方式，便是搭天星小輪。
那時雖然也有小商舖，但不像今天，幾乎給大

財團、外國名牌壟斷。自1979年地鐵通車，人們
約會地點轉而成為地鐵站的 生銀行，本來地鐵
總是人頭湧湧， 生銀行前更加人擠人。認定那
地點萬無一失，豈料有的地鐵站不止一個 生銀
行，有一次約人在銅鑼灣地鐵 生銀行見，誰知
那裡有分隔的兩個不同出口， 生也有相異的兩
家，結果我在車尾那邊傻等，他在車頭這裡傻
等，等了老半天也不見人。最後還好，在這個世
界有個東西叫手機，這才終於聯絡上。還有一次

和北京來客相約火車站見面，他卻記成地鐵站
了，沒遇到，又不帶手機，結果只好各走各路。
那回，乍到北京，約見當地朋友，到了王府井

的「首都劇場」，過時許久都不見人來，幾次想
走，都老是想，如我前腳走，他後腳就到，豈不
失算？終於一拖再拖，等了差不多兩個小時才一
橫心，離去了。回去找到電話本聯繫，竟比我還
生氣，他也傻等了兩小時！原來他把地點聽成在
西單的「首都電影院」了！
最尷尬的是與陌生人初次見面，誰也不認識

誰，只能相互描述自己衣服顏色，高度等等。試
過替人送稿酬，進入那家如今早已關門的地下餐
廳張望，四周人影幢幢，都在聊天或是吃東西，
侍者高叫，埋邊有位！我大窘，好在那人忽然揚
手，把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
是的，約會是讓人有浪漫的聯想，但更多的時

候卻是冷冰冰的。更不要提是在快餐店或咖啡廳
與保險經理周旋，那場「攻防戰」，直叫你喝下的
咖啡不知到底是甜還是苦！

■約會的滋味，細細品味。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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